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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件事，你快乐吗？”一问到这个灵魂拷
问，邵姐笑开了，提高嗓门说：“快乐呀！我每次来
这里看到它们无忧无虑地奔跑，一切烦恼都忘掉
了，这里是我的快乐王国。”在邵姐眼里，小动物吃
饱饭就能欢奔的生活要求值得我们学习，它们对
人类的真诚值得我们反思。

在滁城，还有很多和邵姐一样关爱流浪小动
物的人。如城南的红姐，她在家养了一只猫，在
外总会为流浪猫驻足，电瓶车上总会备着猫粮，
投喂流浪猫是她上下班路上的日常活动。在外
旅游时，红姐也会经常投喂流浪小动物，当它们
毫无防备地过来吃零食时，她觉得那一刻被信任
的感觉真好。

红姐家的猫咪叫“小帅”，在她看来，小帅不是
宠物，而是家庭的重要一员，她在哪屋，小帅就会
在哪屋，她半夜起来上厕所，小帅无论睡得有多
熟，都会睡眼惺忪地起来陪着。红姐觉得“走近动
物，看看万物自然生长的模样，看看另一些生命的

存在方式，对自身生命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有
猫咪的生活像被施了魔法，已经分不清是谁驯养
了谁，谁快乐了谁，养小动物不是主人单方面的付
出，动物的单纯、可爱、憨态可掬会治愈生活中的
不开心，也让自己有了另一个生命的滋养陪伴。

阿映养猫之后也有这样的体会。他家的小
猫咪叫“蓝总”，他开始养猫是为了给即将高考的
儿子带来一些快乐和陪伴。阿映回忆说，儿子一
直把“蓝总”当成宝贝，每晚下自习回来总要抱几
分钟，嘴里还不停地唠叨“好解压呀”，那一刻，学
习了一天的疲乏和压力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和相处的深入，阿映发
现“它开始喜欢我了，即便我有对它粗鲁的时候，
它承受着我情绪上的波动变化，却不是为了生存
讨好我对它的供养。它对我的全然接纳，唤醒了
我在内心对它的慈悲，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它。”

阿映包容着“蓝总”上餐桌、爬床、滚沙发的
“越界”行为，因为他觉得这是猫的性情里携带着

的本来的样子，那是它呈现出的真实的自己。阿
映也尝试着和“蓝总”聊天沟通，“蓝总”会时不时
地以它的方式给出一个回应。那一刻，当两个灵
魂都澄澈无求的时候，无需语言，也能心灵交通。

对于小动物而言，只要它们的健康安全不受
威胁，幸福就是它们的预设状态，随遇而安，知足
常乐，真诚以待。小动物天生拥有的福气，是人
类经常希望达到却又达不到的境界，这也许就是
他们喜爱小动物，并发动内心深处的善念尊敬生
命、保护生命的主要原因吧。

看着滁城爱心人士救助流浪小动物的虔诚，
感受着小动物对人类的真诚，不禁感叹“日暮苍山
远，天寒白屋贫”的冰冷时代已成过去，但是“柴门
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温暖情义不会尘封。

最初的记忆里，姜培忠是个诗
人，是报刊诗歌版面上的常客，有
过《亲情伞》《笔走黑白》两本诗集
问世。他的诗游走在抒情和悟道
之间，经验的想象和丰富的意象在
情感爆发力加持下，似乎更适合朗
诵和大众传播，不少诗歌被电
台录用。在合肥偶遇一位名
主持，喝了酒声音依旧雄浑，
他举着酒杯在半空中比划着：

“朗读培忠的诗，激动之下，还
有感动。”

读了《下阿札记》，固有
的印象被修改了，甚至被颠
覆了。用文化学者来定义姜
培忠，也许更准确，他对地域
文化研究的贡献比诗歌贡献
更大，也更具时代意义和历
史价值。

天长在姜培忠笔下最早
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的，那是想象
与情感视角下的历史与现实，或许
是在某一个夜晚，当姜培忠背负着
诗稿潜入天长历史深处时，他发觉
诗歌无法抵达故乡的历史真相，也
无力还原岁月的荣光。

自千秋设县，千百年间，有方
志中的天长、有小说中的天长、有
故事中的天长、有书画中的天长，
但缺少文化视角下的天长，《下阿
札记》钻了这一空子，也可以说填
补了这一空白。

《下阿札记》也因此拥有了独
特的眼光和独立的价值。

这是一部面对历史，深度挖掘
天长文化资源、深入梳理天长文化
脉络，深情演绎天长文化现象，深
刻揭示天长文化气质的书。

以文化的名义，《下阿札记》在
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走廊里，找到
了天长的座位，固定了天长的地
位，后人们用文化的眼光看天长，
会看到一个超越了物质繁荣与世
俗温暖的天长。

《下阿札记》的芸芸众生中站
出队列的是文人，从四野八乡弥漫
出来的是文化气息。

一生穷困潦倒的宣鼎凭《夜雨
秋灯录》，这一中国文言小说扛
鼎之作，成为清代文言小说压轴
者之一，他攥着一卷小说，走进了
中国文学史。《聊斋志异》里都是
妖魔鬼神，《夜雨秋灯录》却满是
人间烟火，更贴地气，宣鼎同时还
是戏剧家、画家、诗人、篆刻家……

王贞仪是“东汉女学者班昭之
后，一人而已”，在天文学家、数学
家头衔之外，她是一位诗人、散文
家，一本《德风亭初集》文风蔚然、
才情四溢。

何仿改编而成的《茉莉花》，从
扬州的民间小调，升级为中国民歌
的经典，融进了普契尼的歌剧《图
兰朵》，成为风靡世界的旋律。

姜培忠“文化寻根”的意志异
常坚定，多年走访各地历史遗存、
图书馆，查阅文史资料、采访关联
人物，一些不为人知的文化名流陆
续浮出水面，于是，读者在《下阿札
记》中见到了天长女诗人陈珮，她
的《闺房集》收入清《四库全书》；结
识了天长束家私塾教师、青年诗人
王令，这个活了28岁的短命诗人，
诗作收进了《全宋诗》；还有女诗人
刘文如、袁晓园，清末、民国诗人郑
逸青等纷纷“复活”。不难看出，后
来天长出了那么多诗人，一是源于
诗歌传统，二是基于文化基因。

文化视角下的天长，书中首先
写天长籍的文化人，其后写与天长

有交集的文化人。吴敬梓《儒林外
史》三十一集“天长县同访豪杰，赐
书楼大醉高朋”，二十九回写到了
天长杜少卿，天长以标题的分量在
四大名著中就此扎根。王安石在
扬州做过签判，妹妹嫁给天长秦栏

进士朱明之，曾巩在真州做官
娶了秦栏朱氏，曾巩女儿又嫁
王安石弟弟王安国，两位文学
大家因为天长而亲上加亲，重
要的是为天长留下许多篇章，
曾巩为天长撰写的五篇墓志
铭堪称散文经典。文天祥诗
集中也为天长留下了两首诗。

中国古代做官的大多是
文人，科举考上来的，以能赋
诗作文，为人中上品，王安石、
曾巩、文天祥就是生动的例
子。《下阿札记》中写到了天长
秦栏一门六进士，靠读书科考

走到做官的路上，他们统一的标签
是文化人，包括天长状元戴兰芬也
是一位诗人。另一位明代进士王
心做过兵部主事，又做了《嘉靖天
长县志》的主撰，相当于主编，还开
设了天长“同人书院”。王心要是
不降职，可能就不会为天长编写出
第一本县志。如果没有这本县志，
王心很难被人记住，也不会以单篇
出现在《下阿札记》中。所以，曹丕
说“年寿有时而终，未若文章之无
穷也。”

随着阅读的深入，就会读出姜
培忠的文化情结贯穿全书始终。
其中地域文化的研究占据半壁江
山，书中的天长地理考证、孝道文
化考证、历史古迹考证，是以学者
姿态发掘，以研究的态度剖析，以
文学的表情阐释。唐朝都城在长
安，离天长几千里，唐玄宗为何要
割三县之地设“千秋县”，这与中
华世祖尧帝出生地“下阿之南”在
天长，遥相呼应，一拍即合。开篇
对“下阿之南”的考证考据极具说
服力。天长“孝文化”是书中的另
一个亮点，在“二十四孝”之朱寿
昌弃官寻母的感召下，明代石梁大
孝子王枝，从徽州回家为母亲吊
孝，清康熙天长沂湖大孝子徐颖
绩，从四川长宁知县岗位上回家吊
孝，两人都因悲伤过度，不思茶
饭，死在母亲的坟前。姜培忠从孝
子祠、孝子墓等古迹开始考据，辅
以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将天长

“孝文化”整理出一条脉络，串联
成了一个体系。地域文化考据中，
姜培忠对家乡“马汊河”用力最
大，用情最深，文章有六七篇之
多，千秋县所在地，骆宾王失踪
地，天官画发源地，甚至就是尧帝
出生地，“谁不说俺家乡好”，姜培
忠对“马汊河”的感情是对天长感
情的具体化和典型化。

《下阿札记》不是民间故事汇
编，而是历史考证与研究，不靠道
听途说，而是实地考察，姜培忠走
遍天长城乡，足迹延伸到南京、义
乌、宁波、北京、扬州等地，书中旁
征博引，以经典、史料、方志为依
据，形成系统证据链，最终将自己
的分析判断夯实扎牢。

《下阿札记》下的是学者的功
夫，是研究者的付出；弥漫的是文
化的情怀，是文学的魅力。这本天
长文化的书，对于天长来说，历史
价值大于现实价值，史料价值大于
文学价值。

岁月千秋，诗书天长；孝行人
伦，文韵芬芳。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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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千秋，诗书天长
——《下阿札记》序

□许春樵

邵姐是一位流浪小动物救助达人，她养了几
十只流浪小动物。对于这几十只动物，邵姐根据
它们的性格和需求分别安置在两个地方，外向奔
放的安置在开阔的野外，内向安静的就放在温馨
的自家房间里。

在邵姐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城东一块偏僻的
土地上，邵姐饲养的24条狗和一只猫就在这里安
家。这个家很简易，四周围了一层铁皮，上面是
天，下面是地，家里留着天然的杂草和泥坑。但是
这个家很温暖，中间空地上停着一辆旧车，是它们
的游乐园，冬阳暖照，撒野打闹，欢声朗朗。

邵姐一进家门，流浪“宝宝”立马跑过来扒在
她身上，面对这般热烈的欢迎，邵姐满心欢喜，热
情地跟记者介绍她家的每一个“宝宝”。洞洞，当
初来的时候喉咙有一个洞，吃下去的饭都从洞里
掉出去；大花和美美，是从狗贩子那里救回来的；
大黄，是女婿在路上捡了送过来的，这个大黄性格
有点孤僻，不跑不叫，只安静地躲在旧车底下；二
黄，是被人家硬关在笼子里不给出来，听着叫声可
怜，她掏钱买的；小黄，是被汽车撞伤了捡回来的；
丑丑，当初肚子破了一个洞，生命垂危之际，她用
艾灸、打消炎针救回来的；这里唯一的猫咪，断了
两条后腿，和另一条大白狗同病相怜，因此相依为
命，相濡以沫；旺财是最闹腾也是最聪明的，曾送
给两家人领养，它竟然独自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回
来了，至今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回来的，至此以
后，邵姐就打消了再把它送人的念头……

她把一只狗带给 80 多岁的老父亲，老父亲
每天晚上起来上厕所时，小狗来回跟着；她把一
只猫送给 70 多岁的隔壁独居老奶奶，猫咪陪其
左右，伴其幽独。许多健康的流浪“宝宝”都被滁
州其他好心人领回家了，留在这里的大部分小动
物基本身有残疾。

邵姐一边说着“宝宝”们的故事，一边替“宝
宝”们洗碗、铺晒被子、捡拾粪便。记者看着她忙
碌的身影，不禁好奇每天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
这上面。邵姐说，这里早晚1小时，自己家里17
只“宝宝”也是早晚1小时，有时候还要去救助站
帮忙，每天至少有4小时在照顾流浪小动物。如
果碰到特殊情况，又得额外付出了，比如晚上起
来给刚出生的小猫换热水袋，有时候怕狗被偷
走，还要一个人睡在旧车上。为此，邵姐的正经
工作经常做得半半拉拉的。

“就不能少领养几个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邵姐眼睛一瞪说：“养这个

为啥不养那个呢？生命都是平等的呀！”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救养流浪小动物的呢？”
邵姐掰了掰手指头说：“2016 年，我儿子考

上一中，我租了房子在附近陪读，途中救了一只
小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如今有7年了。”

“在这7年时间里，你大概救了几只？”
邵姐不假思索地回答：“平均每年有上百只

流浪小动物来过我家。”
“中间就没有想过停下来吗？”

邵姐摇摇头说：“想停但是根本停不下来，看
到小动物被遗弃、虐杀、贩卖，真的于心不忍。众
生平等，如果我有能力而不去救，良心不安哪！”

邵姐家并不富裕，家人刚开始能理解，可是
时间长了也难免有怨言。除了面对弱小时生发
的对生命虔诚地尊重外，还有什么力量让一个平
凡人持续7年风雨无阻做一件在外人看来“不可
理喻”的事？

双“诚”记
——滁城人与小动物的温馨故事
□全媒体记者 陈姝妤

对人类真诚地交付B

对生命虔诚地尊重A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大地焕发生机。对于流浪小动物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随着冰雪融化，大地回暖，迎接新的生活。滁
州小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方圆说：“春天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它们最怕天冷。”去年底，为让流浪的小动物不在寒冷的冬天里瑟
瑟发抖，滁州小动物保护协会和滁州学院保安处发起“宠物领养活动”，发动社会爱心人士领养或认养动物，保障动物的生存权利。
据介绍，在活动开展的一个冬天里，百余只流浪小动物已被领养和救助。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在活动开展之前，滁州早有一群爱心
人士在默默照顾流浪小动物，奔波在守护健康、爱护生命的绿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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